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薏苡仁
赖杰琦

薏苡仁俗称苡米、薏珠子，是一味常用
的中药，也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因为营
养价值在禾本科植物中占第一位，故而薏苡
仁被誉为“世界禾本科植物之王”。医学上认
为，薏苡仁具有抑制呼吸中枢、抗肿瘤、抗
癌、抗炎、降血糖、抑制骨骼肌的收缩、镇静、
镇痛热、降血钙、延缓衰老，提高机体的免疫
能力等作用。

在宋代，薏苡仁是人们餐桌上常见的主
食，也频频出现在诗歌当中，苏轼在《薏苡》
中有描述：“伏波饭薏苡，御瘴传神良。”陆游
也有诗文：“初游唐安饭薏米，炊成不减雕胡
美。大如芡实白如玉，滑欲流匙香满屋。”关
于外形，《本草图经》称其：“春生苗，茎高三、
四尺。叶如黍。开红白花作穗子。五月、六月
结实，青白色，形如珠子而稍长。”

其实薏苡仁的名字来源，还和“薏苡明
珠”这个成语有关。

相传东汉时期南方一带流行瘴气，患病
的人手足麻木、下肢浮肿、进而发展全身肿
胀。号称“伏波将军”的马援，奉汉光武帝刘
秀之命，率兵远征广西，平息南疆之乱。军中
士卒都是北方人，不少人因为染上此病，连
仗也不能打。马援只好下令安营扎寨，请随
军郎中诊治，可郎中从没治过这种病，一时
束手无策。

无奈之下，马援下令张贴告示来求医问
药，可是很长时间都无人来揭榜。直到一天，
一个乞丐从讨饭罐里拿出一把像珠子一样
的东西献出来，称用这东西叫薏苡仁，煎汤
喝，喝完后就会药到病除。马援半信半疑，让
士兵到田里采集一些来试试，没想到患病的
士兵服了后真的就快全好了。马援非常高
兴，准备拿出五百两银子重谢乞丐，可乞丐
早已不知去向。马援平定南疆凯旋归来时，
带回几车薏苡仁种子，准备回北方种植。谁
知此事被人诬告，称是马援搜刮来的大量明
珠。朝野都认为是一宗冤案，故把它称为“薏
苡之谤”。白居易曾写有“薏苡谗忧马伏波”
的诗句来描述此事。

在千金集团，薏苡仁的应用也极为广
泛。千金研究院中药研究所所长张鹏介绍，
千金集团每年薏苡仁的使用量达到 100 吨左
右。小儿七星茶颗粒和轻身消胖丸中都有使
用薏苡仁。

临床上，薏苡仁的使用分为生、炒两种。
生薏苡仁侧重于利水渗湿，排脓散结，炒薏
苡仁侧重于健脾利湿止泻，所以在日常生活
中要想健运脾胃，补养身体，尤其是老年人
作为食食材服用时，最好是将买来的生薏苡
仁炒一下，以免出现腹泻的情况。

那些年的衬衣
欧阳光宇

说到衬衣，首先要再现一下我小学母校秋季运
动会的场景：开幕式上，学校的高音喇叭循环播放
运动员进行曲，所有的学生都将白衬衣扎在深蓝色
的裤子里，脖子上系着红领巾，大家两手向前丈量
距离，按班级列成方块队。那时的白衬衣放到现在
来看，老师和学生都会觉得不是起衬托作用的配
角，而是确定基调的主角。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小学生，穿补丁衣服的情况
实属常见，尤其是裤子的膝盖处，常常是补丁叠加
的地方。小孩子爱摔跤，裤子的膝盖处最容易擦出
破洞，于是妈妈们会找颜色相近的布掩住破洞，在
缝纫机上绕着破洞打圈圈，以便补好的裤子更耐
穿，一个个的补丁都可以在破洞处起衬托作用。相
形之下，能出现在开学典礼、运动会开幕式上的白
衬衣，便显得庄重、正式多了。

衬衣之所以有型，型在领子，衬衣领子里面是
有衬布的，这样领子能坚实挺括。领子有棱有角，整
件衣服就有一种型或范的气质，所以那个时候父母
带我们去照相馆照相，因为手上没有别的东西可以
琢磨，便会将衬衣领子从毛衣中翻出来，即使我的
毛衣有领子，领口处有绒球装饰也不例外。

记得我有件白衬衣的领子，就有些唯领子而领
子了。估计是我妈特别强调了这个部分，而那位裁
缝对领子尺寸比例的把握有些失当，导致领子做得
又尖又大，配在一个小女生的脖子上，显得有些蛮
横生硬。我妈并不在意这些，认为衬衣领子的好处
诸多，一来可以为孩子定制方圆有度的形象，二则
可以表现家财。那时家中一无所有，一对领子可以
展现家长给孩子的一份体面，让看到照片的人判断
出这个家庭是不那么穷酸且负有责任心的。

小孩衬衣的布料几乎是清一色的棉布，而大人
的衬衣则有一种唤作“的确良”的布料，如果一件衬
衣既是“的确良”，又是上海货，无疑就是那个年代
的时尚单品。现在回过头来看“的确良”，其实是一
种化纤制品，价格每每敌不过纯棉布料。时代变迁，
如今越是原生态的材质越受人青睐了。

衬衣与西装搭配时，会回归到衬衣的本位，彼
时发现我妈当初重视衬衣的领子是有道理的。穿西
装时，在衬衣的领口常要打一根精致的领带，领带
是让男士出彩的窗口，但如果没有坚实的衬衣衣
领，领带的立体效果就出不来，衣领于衬托之外，还
有着引领全身风尚的作用。

父亲的衬衣中，从未出现过粉色。印象中男装
衬衣出现粉色，是在世纪之交前后，有点闲情、有点
闲钱的男士会顺应潮流为自己买粉色衬衣。这种颜
色的衬衣不是为了衬托而是为了秀，全都敞着穿，
连中老年男士也敞着粉色衬衣，不动声色地争做潮
人。而在当时，时尚色彩曾有过激烈交锋，黑色衬衣
以冷峻、高贵、与众不同的气势登场，与粉色分庭抗
礼，给人的印象较深。

从外形来说，我的妻子算不上是个美人。由
于常年在田里劳作，她的皮肤被晒得黑黑的，鼻
子也是个扁头鼻，好在一双眼睛大大的，扑闪着
让我心动的灵气。

我俩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茶陵某地修建
农田水利时相识的。婚后一年，儿子出生了，给
我们这个小家庭带来了一份欢乐，但妻子却更
辛苦了。她既要哺育儿子，还要服侍生活不能自
理的母亲，白天帮她洗脸梳头，穿衣喂饭，端屎
倒尿，晚上还要帮她翻身、盖被……妻子的劳累
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只要一有空就赶紧帮着
做家务，好给她稍微减轻一点负担。

儿子三岁那年，我弟收到了中专录取通知
书。看着通知书，我的内心矛盾不已。一边是弟
弟多年寒窗苦读，曙光就在眼前；而另一边，三
年的学费、伙食费和其他费用加在一起，对我来
说无疑是笔巨款。

“要不，让弟弟别读了，去学门手艺补贴家
用吧？”我把这个想法说给妻子听，满心以为她
会赞同，毕竟家里的实际情况，她比我更清楚。
没想到她竟虎着脸骂我：“别人是成绩不好考不
上学校，我家是考上了，你却因为怕承担费用，
要断送弟弟的前程！你尽到了当哥哥的责任吗？
父亲临终时嘱托你的话，你都忘了吗？”

妻子连珠炮似的话语让我无地自容。但困
难摆在这里，我们该怎么办呢？妻子似乎早就想
好了对策：“儿子先放我娘家，你去大队综合厂

做事，弟弟的学费先向亲朋好友借着，其他的事
我来承担。”去综合厂做事，其实就是去外地挖
煤、烧石灰，虽然苦一点，但一年下来能多挣一
千分的工分，还能领到两百多元的伙食补助费，
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虽然舍不得老母
亲和年幼的儿子，也担心妻子担子太重，但我思
来想去，确实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

我去了外地，家里的重担就都落在了妻子
身上。中午 12 点收工后，妻子一路小跑回家，做
好饭给母亲吃，自己扒拉两口就赶紧去扯草、砍
柴。傍晚，别人吃了晚饭洗了澡，夏天坐在家门
口乘凉，冬天围坐在火炉边，谈天说地讲故事，
妻子则忙着剁猪草。晚上，大家都已经进入了梦
乡，妻子还在烧火煮猪食，只有满天的星星在无
声地陪着她。

别人家的女人，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而
我的妻子别说买件新衣服，连一块五毛钱一件
的女式内衣也没有穿过，总是把旧衣服补了又
补。我回家看到后，心里既感动又心酸，这就
是我的妻子，全心全意为了家庭在付出、在牺
牲的妻子。

弟弟毕业后，凭借自身实力，很快在沿海某
公司站稳了脚，如今早已娶妻生子。每次回家，
他总是提回来大包小包，各种家务活也都抢着
干，妻子看在眼里，乐在心里。都说“长兄如父”，
但我心里清楚，“长嫂如母”这几个字，我的妻子
绝对担得起。

从电唱机到收录机
陈朝阳

光阴曼妙，岁月轻柔。生命中，总有一些
时光，是温暖的源泉，慰藉着心灵。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娱乐文化匮乏，电
唱机成了我学习之余的精神寄托，闲暇时候，
我就打开电唱机听花鼓戏。比如坐在餐桌前，
一边吃饭，一边用心聆听着电唱机里传来的

《打铜锣》《补锅》等名剧，到十一、二岁时，我
已经可以将这些内容一字不差地唱下来。

那时候，流行歌曲、校园民谣都还是稀有
之物，不过我从电唱机里偷师学艺，慢慢学会
了《军港之夜》《牧羊曲》《童年》等歌曲。每逢
月光倾洒大地的夏夜，家里的晒谷坪就成了
我表演的大舞台，邻居们热烈的掌声让我成
就感满满。电唱机伴随着我度过了一段美妙
而又快乐的少年时光，给迷茫的我以启迪，为
我打开了一扇走近音乐的大门。

光阴荏苒，时间来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初期。在一间乡村小学的房间内，十八岁的我
正跟着“燕舞牌”收录机在学《许国璋双向英
语》。此时我刚从师范学校毕业不久，分配至
此当小学老师。

乡村小学单调乏味的生活使我萌发了自
学的念头，于是花两个月工资买了一台收录
机，并购买了一套英语磁带，每天坚持学习两
个小时的英语。这个外形如同长方形的匣子
——提起来有点笨重的双卡收录机，成了我
的“良师益友”，它陪伴我度过了无数个夜深
人静的夜晚。

听英语累了，我会打开收音机收听电台
里播放的流行歌曲。那时候，港台歌曲风靡内
地，而我则跟着收音机学会了《水手》《星星点
灯》《再回首》《把根留住》等歌。尤其是郑智化
的《水手》，那励志的歌词、磁性的歌声一次次
点燃我对生活的激情，也温暖了我那颗孤单
寂寥的心。

如今，无论是电唱机还是收录机，都已慢
慢退出历史舞台，但那些通过音乐、英语抚慰
心灵的日子，却长久留存在我的记忆中。

悠悠药草香

旧事

老照片

真情

我的妻子
彭天佑

千金影讯

承载青春回忆的奔龙公园
肖斌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株洲市区
有 两 个 公 园 ： 奔 龙 公 园 和 石 峰 公
园。我家住在化校附近，因此石峰
公园离我家近一点，奔龙公园则要
远一些，但我去得多的，还是奔龙
公园。第一是因为奔龙公园里面有
个湖，湖上可以划船；第二是奔龙
公园有个可以走很长时间的地下公
园，刘文彩盘剥租农的彩陶，我就
是在这个地下公园看到的。

从化校到奔龙公园有两张门可
以进，一张是正门。但我一般不会
从这里进去，因为乘坐一路公交车
到这里的车票是一毛五分钱，而从
贺家土下车走后门进公园，车票只
要一毛钱。

上小学五年级时，班上组织了一
次到奔龙公园游玩的活动，妈妈给了
我一块钱，在当时，这算得上是笔“巨
款”了。我们从贺家土进入公园，但后
门附近没有什么好玩的，要走很远的
路到正门这边才有得玩，而其中的旋
转木马，更是我必玩的一个项目。等
玩完了出来，大家就到正门斜对面左
手边的那家饭店吃米粉。那时，光头
粉一毛钱一碗，肉丝粉一毛五一碗，
除开极个别人，大部分同学都是选择
光头粉。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又玩了
大半天，一碗粉哪里够？没关系，店里
还有油坨，五分钱一个，我买两个还
能剩下一毛五分钱的路费，出店门就
是公交车站，可以直达化校。买三个
的话只剩一毛钱了，那就得走到贺家
土再搭公交车。纠结了半天，我买了
三个油坨，一路走一路吃，上车时两
手全是油，内心却暗暗后悔：走这段
路耗掉了吃下去的三个油坨，早知道
不如买两个。

高中时，我和同学约好晚上骑自
行车去奔龙公园玩耍，男生骑、女生
搭。晚上的建设路上没有什么车，马
路空荡荡的，大家兴奋得一路狂飙加
一路高歌。有些招女生喜欢的男生，
比如我，一辆车后座只载一个人可不
行，别的自行车就不来了，等好久才
到。一问，原来别的男生心里不乐意，
他是愿意载，可女生不愿意让他载，
要我载。我只好后座搭一个，前杠坐
一个，三个人飞奔前行，到底是年轻，
只靠我一个人脚踩，居然还遥遥领

先，内心真是说不出的高兴。刚过白
石港桥，路边闪出几个警察，把我们
拦下来了。全组人马被带进路边的警
务室挨了一顿训斥，他们其他人倒还
好，只是因为发出山呼海啸声打扰了
市民的休息，警察要他们停止这一举
动，而我还遭到了额外批评：不能一
辆车载两个人。

奔龙公园里面的游乐设施一直
有翻新，最早的旋转木马、划船都是
要排很久的队才能轮到，后来的过山
车我也试过一次，头晕脑花、心脏都
要蹦出来，实在太疯狂，再不敢玩。这
边先有碰碰车，后有碰碰船，不管认
识不认识的人都可以碰碰碰，颇为合
我心意。每次走吊桥，只要有女生在
上面，男生就在两头猛摇晃，常把女
生在中间吓得哇哇直叫。

还有那个瞭望亭，亭子四壁的留
言我经常看，虽然有不少人批评这是
乱涂乱画，但我在同意瞭望亭不可以
乱涂乱画的同时，也心存疑惑：为什
么不另外给别人留一个涂画的空间
呢？瞭望亭见证着株洲的变化：最早
亭下是原始的江边峭壁，后来慢慢有
了泥巴路。河对面本来只有一条长
堤，边上全是周边居民种的菜。株洲
大桥没有修建之前，对岸的沙滩很
美，一到夏天，不少株洲人喜欢在那
附近游泳。后来有了株洲大桥，对岸
高楼也慢慢多起来了。

奔龙公园里有个游泳池，是从江
边的入口进去。刚开始从这个入口进
公园的人不多，所以也没设门卫。后
来，从这里进公园的人慢慢多了起
来，但如果跟守门人说是进去游泳
的，对方就会放行，并不来要门票。女
生穿着游泳衣，漂漂亮亮的，男生大
多只穿着游泳短裤就来了，三五成群
的，个个都是青春飞扬的样子。

有了女儿后，我已在外地工作，
只在假期带她回株洲。我问女儿：“去
奔龙公园玩不？”她纠正我：“是神农
公园。”我知道它已改名，也尊重“神
农公园”这个名字，但多年来叫惯了，
还是觉得“奔龙公园”顺口。早些时候
我重游了一遍公园，还是从后门入的
园，每走一步，每到一个景点，仿佛都
能让曾经的往事再现眼前。

作者（中）与同学在公园合影

公园里的神农阁

公园里绿树成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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